
松鼠狗

回公司的路上，老板对我说，邵儿啊，我和李美的事

情，千万不能让你嫂子知道。我想了想，点点头。老板又

对我说，没事了还是常去看看她，陪她出去转转，她现在

就还跟你有话说。我嗯了一声，脑子里闪了闪云姐表情鲜

活的脸和若有所思的丹凤眼。

我和云姐之间有些事情，老板并不知道，我弄不明白

他为何对我如此放心，好像我是他们家的小保姆。有些话

不知该怎么跟老板说，陪云姐说话逛街，是很简单的事

情，但老板跟李美的关系，公司上下可谓尽人皆知，我可

以把住自己的嘴，如何堵得住上千号人的嘴？

我坐在后排座上沉默着，老板开着车，从后视镜里瞥

了我一眼。老板车开得好，也喜欢自己开车，尤其我们俩

一起出去，他总是司机，为的是谈话方便。老板曾经对我

说，小邵啊，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人可以说说真心话。你

名义上是我的秘书，我可把你当兄弟。我感激老板的信

任，从不把他的私事告诉任何人，对云姐也不例外。我发



，跟着节奏轻轻晃动

现自己渐渐变成了一只没嘴的葫芦，暗自得意，因为我心

里透亮，活得不糊涂。但这次我有点摸不透老板的心思

了，他到底要我做什么呢？我怎么才能让老板和人事部经

理李美的情人关系不被云姐知道呢？

老板又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可能猜到了我的心

思，笑了笑说，有些事情很奇妙，所有的人都知道，可就

是最该知道的那个人被蒙在鼓里，你说，是不是有点辩证

的味道？

我望着后视镜里老板的眼睛笑了笑，很佩服他的见

地，他随随便便就说破了困扰着我的问题。可还没等高兴

起来，我的心却紧缩了一下，额头微微发凉。我假装捋额

前的头发，摸了一下额头，感觉潮乎乎的，看来真是出了

冷汗。好在老板不再频频地从后视镜里看我，他陶醉在驾

车的乐趣中，播放了一盘猫王的

着脖子和肩膀。我紧张的心情渐渐平复下来，我拿不准老

板刚才的话，是一心为我指点迷津，还是在影射我和云姐

的关系。

他们从几年前

我坚信我和云姐的事情，老板连风声也听不到，因为

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如果发生过，也不过是灵犀

之中的暗合，外人根本无从知晓，除非云姐自己把心思跟

老板谈过，但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就不再有过超过三句的交谈了。我猜测老板可能直觉到点

什么，但他又拿不准，因此很可能是对我进行先安抚后考

验。如果真是这样，我更不能在这个时候表现出对云姐的



疏远，否则，老板轻易就能看破。

我必须让老板知道，我是一心为他分忧，于是我硬着

头皮对老板说，你有一个多月没回家了吧，我看云姐虽然

不动声色，心里一定猜测到什么；今天的谈判很成功，企

划案我回去交代给张副总就行了，你该回趟家了。

老板没有立刻回答我，车拐了一个弯才说，还是你一

会儿陪她去逛逛吧，我不是约了几个朋友打保龄球吗？张

副总那里我交代吧，回到公司你就不用上楼了，直接开车

去我家，你嫂子老不出门，我怕她憋出病来。

我知道，老板今天晚上一定去李美那里过夜，他在郊

区买了一幢别墅，平时李美和小保姆两个人住，老板两三

天回去一次。我不再说话，看着车窗外，车滑进公司大

，两个保安对着老板的车子敬礼。

下了车，老板把钥匙抛给我，微微点了点头。我坐进

驾驶座上去，他为我关上门。起火，挂档，倒车，我驶出

公司大门，从后视镜里看见，老板大步进了大楼的自动

。我不明白，老板每次把车交给我，总要把钥匙拔下

来，不拔不是更方便省事些吗？但我从来没把这个疑问说

出来，当秘书的，就是要少问，多听。

我和云姐之间，其实也没发生过什么。如果真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那就是我真的喜欢跟她在一起，她的声音、

眼神甚至肤色都令我倍感亲切，有时候我觉得她像我姐

姐，更多的时候像某位我从小就爱慕的女亲戚里的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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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姑姑或者姨姨， 岁。我看实际上，她不过长我

得出来，云姐也喜欢我这个弟弟，她喜欢和我说话，跟我

一起逛街，并时常有意无意地轻轻地拍一拍我的肩膀或胸

口，我把这视为一种流露着男女之爱的亲情的表示。而云

姐也是个很自重的人。我们之间一直相安无事，惟一的一

次“越轨”，发生在上周末，我陪她去洗浴中心，各自洗

完桑拿，我跟在她后面走进灯光幽暗的休息室，云姐突然

回过身来，把一只右手放在我浴衣的开领处，笑容古怪地

对我说，邵儿，叫一声姐姐。我愣了一下，下意识地看看

周围，这是个大休息室，隐约可以看见稀稀落落的床位上

有几位客人正在享受足疗。光线模糊，分辨不出男女来。

我叫了一声云姐，她收住了笑容说，是姐姐。我们之间经

常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我笑笑，低声叫道：姐姐。好弟

弟，姐姐真疼你！云姐高兴地笑了。我以为这回她会把手

拿开，但她那只手掌却贴着我的胸脯滑了下去，滑过我的

小腹，在我那里停留了一下，迅即抽了出来。我始料不

及，心突突地跳，觉得仿佛有一颗沉重的铁球滚过我的肚

皮。抬头看时，云姐已经跟着服务员进了包间。这是惟一

的一次，以后再也没发生过。

那天回来时，我开车，云姐坐在我旁边。我无话可

说，连表什么情都拿不定主意。云姐也沉默着。车过一家

金店，她说想下去看看。下了车，她像平常一样挽着我，

我有点僵，不敢看她。那天，她买了块小金条，两千元一

块那种。从金店出来，云姐看了看天，扑哧笑了。我也笑



了：你以前从来不逛金店，怎么想起来买金条？云姐笑得

很娇媚，扯着我的胳膊说，叫你下车来换换脑子，不然

啊，咱们不定会出什么事，我这是花钱消灾，怕出车祸！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那桩搁在心里的事，也就不再是个事

了。

我敢断定，这件事情老板一定不会知道，那么他真的

是良心上过不去，怕妻子过于寂寞了。我暗暗下决心，跟

云姐决不能发生不该发生的，不然，太对不起老板的信任

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要想有老板那样的成就，首

先得帮他验证这句话的正确性。

去云姐家的路上，我反复权衡着感情和事业的轻重关

系。我对云姐不可否认有好感，但那决不是什么爱情，假

如不是老板指派我去陪她解闷，我们可能也就是那种见了

面客气地打个招呼的关系，而现在的情形却大为不同，我

们显然是日久生情，云姐一看到我，眼神就热了起来，人

就温柔了起来。我心里明白，她对我的感情，也说不上爱

情，她是太寂寞了，需要一个男人的呵护。而我接受了老

板的命令，当然要对她殷勤备至，哄她开心，她一定把这

当成一个男人对她的爱了。我肯定我们之间是个误会。原

本这不是一件不可逆转的事情，我抽身而去就昭然若揭

了，不妙的是，现在老板似乎也加入了这个误会，于是，

问题就复杂化了，我此时不但不能抽身，还得更加去掩饰

这个误会，直到它变得像一场戏，而不像真事，我就能解

脱了。



我得想一个办法，尽快解脱出来，还不能让老板起

疑。

路边是一溜宠物市场，我把车速放慢，看那些小猫小

狗毛团一样在笼子里滚来滚去，我从小就喜欢养小动物，

这些年居无定所，生活节奏飞快，这点天性都遗忘了，猛

然看见这些可爱的家伙憨态可掬的样子，我不禁看呆了，

下意识地踩了刹车，同时落下车窗去。一个大胖子两手各

端条小狗，不失时机地堵在我眼前：老板，买一条回去玩

吧，看，多可爱！我把一根手指伸给一条小狗，小家伙把

凉凉的鼻头拱来拱去，真是惹人爱怜。我不禁笑了，问狗

主人：这叫什么品种？多少钱一只？

松鼠狗，要价八百，您要买，六百抱走！

我问好不好养，要不要喂奶，狗主人说，都三个月大

了，喂点馒头醮菜汤就行了，狗是粗口，好养的很。

这狗能长多大？

还能比现在长一个头，特漂亮，我给你看照片。胖子

顺手把那条小狗递给我，腾出的那只手解开大肚子前的一

颗纽扣，手伸进衣服去，拽出一本相册来，翻开，举给我

看：瞧，这是他爹。我一看，的确很漂亮，毛色黄白相

间，表情颇有气质，样子也挺高贵。那狗主人又翻开一张

相片：瞧，这是它妈，更漂亮吧？我连连点头，其实，我

觉得它爹妈一个模样。

这狗，我是真心喜欢，可我哪来的时间养它啊，只好

恋恋不舍地把它还给胖子：不好意思，我是个单身，怕养



不活它。

胖子眼神里闪过一丝失望，接过狗去，不甘心地说，

买下来送给女朋友也可以呀，不然，孝敬丈母娘，女人都

喜欢养个小猫小狗，尤其老太太，跟前没个小孩看，养条

小狗也不错嘛。

我本来已经发动了引擎，听到这话，脑子里突然灵光

一闪，我重新熄了火，端详了那条小狗半晌，看看它的主

人说，五百可以的话，我要了。胖子马上把那个小家伙扔

到我的助手椅上，大方地说：给钱吧。

因为旁边这个滚来滚去的小家伙，我的心情变得出奇

的好，我已经看到云姐见到它时喜出望外的样子，不由暗

自冷哼了一声。

敲了半天门，云姐迟迟才来开，穿条低胸浴衣，头上

裹条毛巾，脸显得特别白净，看来刚才在洗澡呢。我端着

小狗站在她面前，她呀地叫了一声，马上抢了过去。我心

中暗喜：你喜欢就好。

我关上门，跟在她身后穿过走道，坐到客厅，在沙发

上怄意地半躺下来。

云姐抱着小家伙不撒手，举在脸上蹭来蹭去，看上去

恨不能把它吞下肚去，抽空扭头问我：谁的小狗？你的？

我笑笑：路过宠物市场，给你买的，还怕你不喜欢

呢。

喜欢喜欢，我早想买一条小狗，可又怕我一个人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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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不了，又不想找保姆。云姐鼻尖顶在小家伙鼻尖上，嘴里

发出奇怪的呜呜声，听起来很温柔，像一只舔犊的母兽：

邵儿，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吧？

你的狗，你起吧。我欣赏着他们像一对母子一样嬉闹。

嗯⋯⋯云姐手上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翻翻眼睛，脸上

呈现出少女般的狡黠来，先扑哧笑了：我要叫他

，邵儿，多好听的名字。

我一愣，赶紧反对：不行不行，怎么能用我的名字。

云姐蛮不讲理地说，什么不行，是你说的让我取名

字的，我脑子里蹦出来的就是这个名字啊，邵儿，多好

听，就这么定了。她把鼻子在小狗肚子上嗅了嗅，皱了眉

头：瞧你脏的，来“邵儿”，妈妈带你洗个澡去。她抱起

“邵儿”去了浴室，又探出头来对我说，邵儿，你出去给

儿”买个奶瓶，再买一听最好的婴儿奶粉⋯⋯哦，对

了，买一个最好的宠物篮回来，快去！

我不太高兴地说，卖狗的说喂它馒头蘸菜汤就行了，

你还把它当孩子养啊！

快去嘛，云姐用嗔怪的眼神看着我，声调滑柔地说，

快去快回，我给你炒腰花儿吃。

我一听，来了精神，人人都有好的一口儿，我就喜欢

吃云姐的爆炒腰花。我弯腰拿起车钥匙，无可奈何地摇头

苦笑着走向门口。

买东西回来，云姐已把小家伙洗过吹干了，看它毛色



蓬松，更像一个球了。我看着也喜欢不已，和云姐一起把

它安顿到宠物篮里，又冲了一瓶奶粉喂它。起先它不肯吃

那奶嘴，云姐很耐心地“邵儿邵儿”地叫着，终于让它明

白了她的一片慈母之心，叼着奶嘴，吃得咚咚响。一会

儿，小肚子就鼓起来。云姐摸着它的小肚子笑道，好了好

了，再喝就要爆了。扭头对我说，你摸摸它的肚子有多

圆！我摸了摸，哭丧着脸叹口气说，唉，彼邵儿肚子溜

圆，此邵儿饥肠辘辘啊。云姐这才想起我来，恍然大悟地

笑起来，把“邵儿”放到我怀里说，你们俩玩吧，我去给

你做饭。

我摸摸小狗的脑袋，夸张地对云姐叫道：记着洗手

啊！

我抱着我的同名的“侄子”，略带惆怅地坐在沙发上，

它吃饱了，来了精神，挣扎着想下地去。我把它强行举在

脸前，和它黑黑的小眼神对视着，低声说，真是个可爱的

小东西，一切都靠你照应了。

云姐做菜很利索，一会儿炒出三个菜来：一盘爆炒腰

花，一盘清炒苦瓜，一小盆水煮鱼片。她又摆上一碟小西

红柿，那是她爱吃的。

想不想喝点酒？云姐把“邵儿”抱过去，放在膝盖

上，捏着一枚红红的小柿子问我。我看看她的脸，是兴奋

的表情，于是建议道，葡萄酒吧，我记得上次那瓶波尔多

喝了一半。我走到架子跟前，找到那瓶酒，随手拿下两个

杯子。转过身去，我看到窗外已经夜色渐染了。



邵儿，你多大啦？云姐突然问。

我做出一副待答不理的表情调侃道：你问哪一个“邵

儿”呢？

云姐笑了：别打岔，跟你说正经事儿呢。

属虎的，二十九了，你以前不是问过吗？我猜不透她

想干什么。

没见过你女朋友啊？云姐依然笑眯眯的，一手在桌子

底下抚着“邵儿”，一手用筷子给我把吃了一半的腰花往

一块儿划拉划拉。

工作很忙，有了时间跟你说说话就挺好，找什么女朋

友？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云姐笑得很开心：你小子，就是个嘴甜，不过姐姐再

好，不能代替女朋友啊。她动动眼珠，不自觉地把笑容收

敛了一些，说道：我听说你们公司有个叫李美的长得挺漂

亮的，你有没有心思，姐姐找人给你牵个线？

我始料不及，有些惊愕地望望她。我料到有一天她会

问起李美，但万万没想到是以这种方式。我装作满不在乎

地笑笑说，谢谢你了我的好姐姐，可我现在对交女朋友没

兴趣，等我干出点成绩来再说吧。再说，我不喜欢李美那

种类型的女人，她太尖刻。

我故意说着李美的坏话，留心着云姐的表情。

那就算了。云姐仿佛很失望，又仿佛很释然的样子。

她吃了一个小西红柿，跟我碰了一下杯子，有些忧心忡忡

地说，邵儿，谁都能看出你是个有事业心的男人，可你为



我一眼，骂道：去去去，肉麻！

什么不把精力花在公司，总是来陪我？

我能说是老板让我来的吗？不能。于是我带着点感情

望着云姐说，咱俩投脾气，我喜欢跟你在一起。

云姐笑了，

我笑笑，不知为何有点心惊肉跳，这是从未没有过的

感觉，云姐今天太反常了，难道她从小狗看穿了我的心

思？看来我得做点什么，打消她的疑虑了。刚才云姐剜我

那一眼，让我心中一荡，此刻望着她宽松的衣服下曲线曼

妙的身体，我竟然觉得舌头有点大，眼睛闪闪烁烁不敢看

她。我不知这是自然反应，还是做戏的需要。总之，有点

结巴地望着她说，云姐，我说的全是心里话，你别怪我。

云姐瞅瞅我，突然长叹一声说，唉，你们男人呐！

我猜不透她的意思，很担心她已经知道老板和李美的

关系，那就不太妙了。我暗暗给自己打气：老板不是说过

吗？有些事惟一能蒙住的就是那个最该知道的人，云姐或

许想起了她和老板的从前，所以感叹。看来我这戏还得演

我对自下去，好在心中有感情垫底，还不至于穿帮。

己很有把握。

果然云姐又轻叹了一声说，他跟你说过我们从前的事

吗？

我当然知道这个他指的是谁，便摇了摇头。

“邵儿”不肯老老实实呆着，云姐把它放到地下去，

让它自己跑。她坐正身子呷了一口酒，笑容有点苦涩地

说，我和他之间，原本就是个误会，这一切都怪我。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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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都不吃惊。

其实我压

学时，他是个活跃分子，风云人物，人长得又帅，有很多

女孩子都追他，可他偏偏都看不上，拼了命的给我写情

书。唉，我被虚荣弄昏了头，以为别人喜欢他，自己也喜

欢他，就跟他谈起了朋友。结婚前嘛，玩浪漫，没有什么

具体事情验证两个人是否合拍，婚后才发现

根就不爱他，而且我们的志趣差别太大了⋯⋯

我出神地听着，很奇怪

云姐自顾笑了笑，拿杯子跟我碰了碰，接着说，不是

说他不够优秀，也不是他对我不好，只是他不是我喜欢的

那种男人，我没有办法欺骗他，更没办法欺骗自己

我呷了一口酒，不由叹了口气，这些事，以前云姐没

提过，老板更没提过。

其实我知道他在外面有个女人，云姐抬起眼皮看着

我：你别怕，我不是向你打听这事情，我没有兴趣知道她

是谁， 我不爱他，不能阻止别人不去爱他。不然，太

不公平了。只是⋯⋯

我突然觉得她的眼神有些异样，望着她，努力保持着

平静的表情。

只是，我也希望能找到那个爱我的人，我需要有个人

爱我，我也爱他。云姐低下头去，头发垂到脸前，不知道

是不是在流泪。

云姐，别这样⋯⋯我声音干涩地劝她，感到脑袋木木

的，心情有点躁。

没事，我只是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云姐晃开头发，笑



着朝我举起了杯子：来，姐姐敬你一杯。

她一仰脖，全喝了下去，我也只好喝干。

饭后，帮着云姐收拾桌子，洗涮过，逗了一会儿“邵

儿”，我决定告辞了。其实我一直在找机会离开，因为我

发觉自己今天确实有点不太对劲，比如在厨房收拾的时

候，老是忍不住偷看正在刷盘子的云姐的腰身，云姐已经

不是女孩子了，裸露出来的双臂很圆润，腰臀稍显丰腴，

动静间的曲线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韵味，我不得不悄悄深吸

一口气，以平复自己的心情。我发现自己的确更喜欢成熟

的女人，却也因此更有危机感，想逃开的念头越来越强

烈。

我终于说我要回去了，云姐也没留我，送我到门口。

她从我身后探出手臂去开门时，我无意间瞥见她荡开的领

口里雪白的胸脯，心中一荡，感紧闭上了眼睛。没听见门

响，睁开眼睛时，却发现云姐并没有打开门，而是望着自

己握门锁的那只手说，邵儿，以后别老来了，忙你正事

我如遭电击，无措地望这她，不能出声。

其实一看到你带来的小狗我就明白了，云姐的笑容有

些凄然：这些日子委屈你了，是姐姐不好，光顾了自己，

没考虑你的感受⋯⋯

云姐，你误会了。我赶紧表白自己，仿佛真是受了委

屈。

吧。



我始料不及

你走吧。云姐拧动了门锁。我赶紧去阻止，握住了她

绵软的手臂。

云姐看了我一眼，放弃了，转身朝回走。我追上去，

从后面一把抱住她。那一刻，却很坦然，仿佛长久期待的

一个人终于回来了。

云姐轻轻呻吟了一声，无力地转过身来，颤抖着抱住

了我。

我也抖得厉害，没头没脑地啃着她，稀里糊涂把她抱

进了卧室。就在我手忙脚乱地脱下她最后一件衣服时，云

姐突然潮红着脸笑了，问我：你很少跟女孩子们玩吧？我

有些窘迫，信口扯谎：姐，你是我的第一个女人。云姐瞪

大了眼睛，旋即抱紧了我。

就在我要继续的时候，云姐突然推开了我，我困惑地

望着她。

算了，邵儿，我不配跟你这样，你还是个童男子，这

对你不公平，她爱怜地抚摸着我。

愣在那里，异常尴尬。

云姐先为我穿上衣服，又为自己穿衣服。完了，久久

地抱着我，吻我。

我最终平安无事地离开了云姐家，心情却异常沮丧。

车过大桥时，我竟然产生了把车一头开进河里去的冲动。

早上从晚报上看到，昨天下午有一个女孩从这里跳下去死

了，我感到她在强烈地召唤我。我想，如果那个女孩是个

处女的话，我们能做一对夫妻，这倒是很公平。可是她肯



说，

相信我是个童男子的鬼话吗？

第二天中午，办公室只有我们两个人时，老板对我

，下午别去陪你嫂子了，广州的老汪要来，晚上

咱们陪他一起去吃饭吧。

我点点头，猜不透老板的用意，他很少让我陪客人吃

饭，我想，也许他再也不会让我去云姐那里了。因为广州

的老汪是老板的老朋友了，动不动就来，我觉得老板犯不

着为了他让云姐没有人陪。我没有告诉老板我给云姐买狗

的事情，也许他已经知道了。

晚上吃饭时，我惊奇地发现，包间里只有老板、老汪

和我三个人，通常总要有一两位副总陪客人的，而且要从

公司找几位公关小姐，还有李美一定是少不了的，今天却

⋯⋯我不便多问，老板不喜欢别人用疑问句跟他说话，他

喜欢听陈述句。

没有别人，秃顶老汪就不再像往常一样猩猩作态，显

得特别豪爽，甚至有点可亲。老板告诉他，我现在已经是

总经理助理，他很替我高兴，结结实实跟我碰了三大杯，

把大巴掌拍在我肩膀上，喷着酒气说，好好跟着你老板

干，前途不可限量，我像你这么大时，还只是个砖窑的工

人呢。我头有点晕，机械地跟他谦虚着。

我仿佛看见老汪和老板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他对我

很随便地说，吃完饭，咱们去轻松轻松，老哥请客，给你

找个最美的小姐。



往常，我会客气地回绝掉，因为我一直不想让老板觉

得我是个跟别人一样随便的人。今天不知怎么了，竟然有

点无所谓的感觉，借着酒劲装了一下糊涂。老汪哈哈大

笑：怎么说来着？孺子可教也！

往常，老板也会主动给我解围，说我晚上还有重要的

工作要做，但今天他却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说，老汪啊，我

们小邵可还是个童男子，你以为跟你一样不值钱？

老汪两眼放光道，是真的吗？那今天更要去了，可以

得红包的。

跟着他们去桑拿中心的路上，我心中凉凉的，夜风吹

得我的半边脸直发木。我在想，老板说我是个童男子，是

随口开玩笑呢，还是云姐跟他说了什么？

洗完桑拿，老汪建议各自去单间按摩，他先叫来了女

经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几句话，女经理拍拍他的胳

膊，调笑道，放心吧，保证门当户对。老板在一边不动声

色地看着，脸上挂着笑。女经理走后，老汪低声对我说，

我给你要了一处女，不让你吃亏。

我像老江湖一样笑笑，然后我们三人各自跟着服务生

进入自己的包间。

有位穿着暴露的小姐等在包间里，服务生抢上去跟她

耳语了几句，她瞟了我两眼，不太高兴地出去了。服务生

彬彬有礼地对我说，先生请先躺下来休息一下，小姐马上

就来。我笑笑，看着他走出去，仰面倒在床上。我虽然不

像老板和云姐以为的是处男，但除了阮姐，从没跟别的女



人上过床，更别说要小姐，因为紧张，肌肉有点发硬。

不到两分钟，进来一个高挑的女孩，依然穿得很暴

露，只是看上去很年轻，二十岁不到的样子。我有点不好

意思，又不愿让她看出我的慌张，就闭上了眼睛，试图显

得满不在乎。

事后，我发现她并不是处女，问道：你老板不是说有

处女吗？她一边为我穿袜子一边说，你来这里找处女呀，

大学里都找不到处女了！

我无言以对，默默地笑了。她突然很好奇地问我，你

刚才激动的时候喊什么云姐，她是什么人呀。

我一惊，额头发凉，一定是又出冷汗了。我沉着地告

诉她，你听错了，不要乱说。然后我掏给她五百块的小

费。她站起来说，不能收，你第一次，只有我给你红包。

我无所谓地笑笑说，各算各的，这是按摩的小费。她犹豫

了一下，接过去说，谢谢，常来找我啊。

我坚持着，有近一个星期没去云姐那里，老板也没有

过问。这天，下午下班时，老板多看了我一眼，我点点

头，说，我一会儿就去。老板说，不急，她这些日子正跟

你送她那条狗玩得疯呢，想不起你。你先送我去李美那里

吧，她今天没来上班，可能有点感冒了，我得去照看她。

送了我，你想去看你嫂子，就去吧。老板的语气很亲切，

我竟有点感动。

在车上，老板说，我和你嫂子的关系，瞒不过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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